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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春，一份紧急报告送到了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司马义·艾买提的办公
桌上：流沙前锋仅距新建县城 1.5 公里的现实，
迫使策勒县人民政府向自治区领导告急求援。
司马义·艾买提主席就出生在策勒，老母亲还一
直住在策勒县。作为策勒人，他自然深知风沙的
凶恶；但在他离开家乡后，风沙危害竟发展如此
迅速，如此严重，还是出乎他的意料。出自对身
处风沙迫害的策勒人民的关心，他当即拍板，在
策勒县召开一个自治区有关厅局负责同志参加
的现场会，并邀请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院长哈
琳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土所沙漠研究室主任夏
训成参加，共商治沙大计。

经过现场调研，策勒治沙现场会议决定，由
自治区水利厅、林业厅拨出专项经费，解决治沙
所需水源、树苗等；请自治区科委将策勒流沙治
理列为重点项目，拨付相应研究试验经费；请和
田地区行署成立策勒治沙试验站，由中国科学

院新疆生土所参与共建，承担业务领导，并派出
专家组进驻策勒，指导群众性防风治沙；要求在
5 年左右取得初步成效，保住策勒县，保护策勒
6 万各族群众的正常生活。

一场轰轰烈烈的防风治沙的人民战争在策
勒打响了！

因种种原因，策勒治沙站建在了县城，而治
沙现场却远距县城 10 公里。尽管站上配了车辆
接送，但为了省下往返的时间，科技人员中午都
吃在野外，常是吃冷馕就着渠水，没有长大的树
也不能提供树荫，大家就暴晒在烈日之下，没有
多久，都变成地道的农民模样，没人介绍真不知
他们是誉满国内的治沙专家。难得的休息日，他
们也尽量走访群众，为群众做好事。曾被联合国
专家组亲切称为“刘红柳”的刘铭庭研究员常常
在治沙站外的大街旁，挂上“免费补塑料鞋”的
牌子，一坐就是一天，数十双脏臭的鞋在他的手
中变旧为新。课题负责人张鹤年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患肺结核，没日没夜的工作，饥一顿饱一
顿的生活使他一次次地旧病复发，他却没有因
此离开战场。

策勒站是新疆生土所最远的一个野外台
站，往返一次 4000 多千米，课题费紧张，他们都
尽量坐汽车往返，很少坐飞机；当时一走至少要
七八天。因此，尽管都有人口多的家庭负担，大
家都坚持在站，一年在家呆的时间至多只有两
三个月，也多是因年终总结工作所需。

策勒县城的威胁被解除后，策勒站的科技
人员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治服流沙，只是帮
助各族群众挖了“穷根”，一年 300 多元的收入，
距脱贫还有相当距离。中国人对生活的追求，至
少是“安居乐业”；控制住了流沙，使群众重返家
园，只能说是做到了“安居”，下一步，就该帮助
群众“乐业”了。

（本文节选自《把握地球生命脉搏的梦想与
实践》）

一场轰轰烈烈的治沙战
姻胡文康

中科院野外台站系列报道⑨

策勒，怎会如此生机勃勃

一个年平均降水量 35 毫米、年蒸发量
2751.6 毫米的地方，本应满目疮痍、寸草不生。

策勒县曾经是著名“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
镇，山地面积占 40.5%，沙漠戈壁占 56.6%，可
供人类生存的绿洲仅占 2.9%。

“记得我小时候这里的风沙特别大。有一
年曾有四五个小孩外出放羊，突遇沙尘暴，迷
失在沙漠里再也没走出来。”托帕艾日克村村
民托合提热介甫·吐尔逊无法忘记儿时的可怕
记忆。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策勒县最大的农业
乡策勒乡被沙漠吞掉了四分之一的土地。

沙进人退，沙舌直逼城区，策勒绿洲再一次
告急。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成立了策
勒沙漠研究站（以下简称策勒站），科研人员奔
赴策勒研究防沙治沙策略。

策勒站，距乌鲁木齐市 1400 公里，是我国
最遥远的野外科学观测站之一。如果不是亲眼
所见，你难以想象看到一簇簇坚挺的骆驼刺、
一蓬蓬生长的梭梭和一株株妖娆红柳时的那份
激动。你也难以想象在沙漠的边缘，策勒站的
院子里，在果树成熟的季节抬头就能咬到沁人
心脾的水果。

如今，策勒县威逼城区的沙丘群后退了 缘
公里，曾经的不毛之地绿意渐多，生机初现———
风沙前沿的 猿愿 个自然村得到保护，曾经被沙逼
走的农民陆续搬了回来。

结合一系列研究成果，策勒站带领当地群
众，创造了独特的防风治沙体系：沟河堤坝在
最前端，拦截流沙；第二道是灌草带，低矮的灌
草防止就地起沙，阻止流沙通过；第三道防线
是人工灌木林，阻滞风速，并使浮尘沉降下来；
第四道是窄带多带式的防风林网，进一步阻挡
风沙；第五道是经济林果带，既可调节绿洲气
候，又能让农民增收。

“治沙造林，光靠手心里脱皮，脊梁上淌汗不
行，还得讲科学。”提及经济林，村民阿布都·哈帕
尔是科研人员的铁杆粉丝。近年来，他们家在
治沙站科技人员指导下，种起了核桃、石榴等
林果植物，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日子过得满
意舒心。如今，许多村民都和他一样，成为治沙
站的热心志愿者。

而策勒站 2005 年也加入到国家生态系统
研究网络站，定名为新疆策勒荒漠草地生态系
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从大面积流沙治理到沙漠—绿洲过渡带综
合治理与开发，策勒站在与荒漠化斗争的进程
中跨了两大步，实现了由量到质的飞跃———从

“人类征服沙漠”进入到“沙漠造福人类”，为世
界为我国的荒漠化防治提供了新的典范。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对于这场人类与沙漠
化的搏斗，国际地理学会干旱区资源管理分会
主席、德国的豪斯特·G·门森教授在考察了项
目实施现场后，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在人类征

服沙漠、沙漠造福人类的斗争中，你们作出了让
人类完全信服的成绩。这是人类对沙漠斗争的
伟大胜利！”

黄沙，怎会如此硕果累累

黄沙里不仅长出了杏子、石榴，全国防沙治
沙十大标兵、策勒站站长曾凡江也在这里成长
起来。

1996 年曾凡江来到策勒站工作，在沙漠研
究和防沙治沙第一线坚持了 17 年，年均在站工
作时间超过 6 个月。

“我刚来策勒站工作时，一句维吾尔语都不
会。当时，托合提热介甫·吐尔逊刚好初中毕
业，背了个坎土曼（南疆特有的务农铁铲）来到
站上务工。我们在实验生产和生活中建立了兄
弟般的友谊。他是我的维吾尔语老师，我是他
的汉语老师。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智取流沙，用
汗水浇灌了这片绿洲！”曾凡江住在荒凉的沙
漠里，生活却并不荒凉。

他常常自比为骆驼刺。骆驼刺生得随随便
便，长得漫不经心，在寒霜苦旱中悄悄地生存。
寸寸驼刺如根根铜茎，弹起丝丝古筝，唱那西出
阳关。炎热的夏天，地面的温度有时可以达 80
摄氏度以上，但是戈壁滩上的绿色，尤其是自生
自灭的骆驼刺并没有蜷缩或者有任何蔫巴巴的
感觉。它的根深深地扎在沙石的下面，被誉为
沙漠勇士，其顽强的生命力，与胡杨、红柳并称
为沙漠戈壁“三宝”。

“曾老师和它一样，放弃照顾家人的机会，
与我们奋战在实验生产一线，也是我们站里的
一宝啊！”曾凡江所带领的博士后刘波如是说。

二十几年来，策勒站科研人员经过大量的
野外观测和模拟实验，建立了在塔克拉玛干沙
漠南缘建立绿洲防沙体系的基本模式，提出了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绿洲防护林结构优化模
式。他们提出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适度绿洲
的理论、模型和绿洲防护体系的优化模型。

策勒站的种植箱里，骆驼刺、柽柳、沙拐枣
等植物，被精心看护着。极端干旱风沙区植物
生态学研究团队通过对骆驼刺、胡杨、红柳等主
要自然植被的长期观测研究，揭示出主要自然
植被适应干旱风沙环境的途径和策略，划分出
低光合低蒸腾型、高光合高蒸腾型、高光合低蒸
腾型、高水势延迟脱水型和低水势忍耐脱水型
等适应干旱风沙环境的 5 种不同类型的荒漠植
物。最终，形成干旱风沙环境主要退化荒漠植
被修复的技术体系，建立起适用于多种立地条
件类型的通过土壤水分调控促进植物根系生
长、进而快速修复植被的技术模式。

目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人工辅助措
施和灌溉诱导技术在干旱风沙区退化植被修复
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实现了科学研究
与国家需求的紧密结合，为干旱风沙区绿洲外
围的综合防护体系构建和荒漠生态系统的可持
续管理提供了技术保障。

中科院金属所应用电化学技术研究组：

用有价值的东西去交换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实验室

风电、光伏发电的输出是不连续、不稳
定的，入网比例增大将对电网的安全运行构
成威胁，但通过储能可使其达到入网要求，
因此有了储能电池的问世。

储能电池主要用途是规模储能或储电，
可以满足新能源大量发展的电网接入、智能
电网发展的储能功能性需要、发展分布式发
电或微电网的储能功能性需要。中国科学院
金属研究所是国内较早开展储能技术系统
研究的单位之一。

“如今我们团队已经形成从材料到电池集
成的完整自主技术体系，开发了可供工程化与
产业化发展的低成本隔膜技术、双极板技术以
及溶液制备和评价技术，目前正在争取与产业
界开展深度合作互动。”中科院金属所应用电化
学技术研究组严川伟研究员告诉《中国科学报》
记者。

储能电池的现状

对于储能电池的要求，严川伟指出：首
先是经济性一定要好，只有实现低成本才能
实现商业性的良性发展和广泛推广应用，这
是任何新技术发展的最核心问题；第二是安
全性必须好，因为一个储能系统由众多的单
电池组成，如果电池易燃、易爆，将导致极大
的危险性；第三是可靠性要好，电池及其所
构成的储能系统必须耐用、故障率低。

严川伟团队针对钒电池开展攻关，发现
其电解液是水性的，不像有些电池用易燃的
有机溶剂，因而安全性较为突出；钒电池可
深度充放电，抗过充过放性较强；钒电池功
率与容量相互独立，便于灵活组合应用；钒
电池循环性好，寿命长；钒电池适于组成规
模储能系统，且管理相对简单。

研究团队得出结论，与其他电池相比，
钒电池的技术提升潜力大，单位功率电堆成
本降低的空间较大，因而在经济性方面也具
有潜在优势。

几年前，严川伟团队还布局了溶液物理

化学研究，现在已经构成研究组差异化发展
战略的一个亮点，也将成为后续持续竞争力
因素。

“我国的储能电池研究水平与国外发达
水平处于同一个量级，甚至在基础方面更先
进一些。”严川伟说，“从技术研发角度出发，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清华大学和中科院
金属所是国内开展工作较早且坚持持续深
入和系统研究的单位。”

在储能电池行业，严川伟列举了住友电
工、大连融科和北京普能不仅在电池堆结构
技术方面占优，还开展了多个较大规模的示
范乃至商业性工程，在产业化探索上处于国
际领先位置。这也让严川伟看到了落差。

寻求产业化突围

作为一支科研团队，严川伟意识到在产
业化推进方面，自己团队已经处于落后状
态，因此团队必须加强与产业界更深度的合
作。“这既是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也是
支撑技术研发的需要。”

技术的产业化是实现创新者及其科学
成果价值的一种综合操作，是一个涉及投
资、商业经营、技术产品开发等的系统工程，
需要高度的组织和领导。严川伟表示；“我们
科研人员不是产业创新发展的领导阶级，产
业化必须由企业来领导和主导。”

围绕社会需求和用户需要来做事，以解决
问题为原则，这是严川伟团队始终坚持的。

在腐蚀防护方面，团队进行集成创新，即
整合现有腐蚀理论和一切可利用的现代技术
成果，为用户解决腐蚀瓶颈问题，努力成为某
领域装备创新发展的可靠支撑者、合作者；在
储能电池方面，团队针对降低电池成本、提高
可靠性，与产业界深度合作互动、全力攻关。

在严川伟眼里，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发展
主要有以下模式：“车库创业”，科学家或技
术创新者变成企业家；以技术入股，与资本
和成熟企业家基于现代企业制度 / 规则的

合作；加入企业主导的创新体系，这与当前
“站街式”的随机服务有根本性不同，是按所
承担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并拿出确切结果。

他认为，第一种适合于自由职业者的
“单兵作战”；第二种是原则上很合理的方
式，但必须是法人层次上很正规、谨慎的操
作；第三种更适合于我们的发展情况。

“无论现在就进入产业化发展的通道，
还是未来进入产业化发展体系，或永远都不
深度进入，我们必须有产业发展的意识和服
务社会的意识。”严川伟指出，“我们的科学
研究不能自娱自乐，必须目的明确，要有出
处，给社会提供结果。”

“在当今社会，创新是市场的驱动，只有
这样才能实现良性循环。市场的实质是交
换，我们必须拿有价值的东西去交换，科学
家才能做科学，并不断做下去，越做越好。”

文化是团队灵魂

严川伟对自己的科研团队还有一个要
求：文化是灵魂。

他认为，文化是团队价值观的总和，是
成员所共同遵循的有形和无形的规范，可以
引导所有人自觉、自动（久而久之变得十分
自然）开展研究，是所有成员思维和行为的
共同习惯性动作。文化也是凝聚集体的“黏
合剂”，使团队拥有共同特点，否则团队将无
法拥有持续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当然，我们做得还极为初级，根本谈不
上系统的文化建设。不过，我们有自己推进
的文化要素。”

严川伟要求团队确定或界定发展方向
和战略，让所有人清楚团队工作的目标、意
义，明白前景所在、发展空间所在，也清楚所
采取战略及其依据所在。

在这支团队里，倡导责任意识，杜绝不作
为，鼓励犯错误；执行解决问题，鼓励啃硬骨
头；指出“做”的含义是搞定，不是做过；面对用
户奉行无条件地、彻底地为其解决问题。

———记中科院荒漠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研究站
姻本报记者 王晨绯

譹訛曾凡江（左）和科研人员
进行沙丘气象观测。
譺訛科研人员在胡杨地取样。
譻訛科研人员在策勒站试验
测定。

譹訛

延伸阅读

新疆生地所供图

沙漠何以不荒凉

譺訛

从大面积流沙治理到沙漠—绿洲过渡带综合治
理与开发，策勒站在与荒漠化斗争的进程中跨了两大
步，实现了由量到质的飞跃———从“人类征服沙漠”进
入到“沙漠造福人类”，为世界、为我国的荒漠化防治
提供了新的典范。


